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读严昭柱著《自然之美》
教育部社科中心文化美育研究处处长、研究员马建辉

今年5月，太湖文化论坛召开了主题为“加强国际合作，建设生态文明”的第二届（杭州）年会，来自世界23个国家的政要、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500余人从文明进步的高度寻求文化共识，探讨、协商生态文明建设大计。这场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盛宴再次表明，和谐是人类最根本的追求，建设生态文明是大势所趋，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人类文明进阶的必然选择。可以说，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起一种自觉而稳定的和谐关系。“美在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是其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政治家的忧患意识、科学家的理性精神，也需要美学家的审美情怀。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严昭柱先生新著《自然之美》（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正体现着这样的审美情怀。作者在这部著作的前言中说：“美学研究应当与时代发展的潮流相一致，应当对人类面临的时代课题、时代挑战做出正确的应答。”《自然之美》正是建设美丽中国、直面生态环境改良这一时代课题而做出的美学应答。

生态环境问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和恶化。人对于自然的任意左右，把自然当做可以随意摆布的玩偶，这在美学上的反映就是唯心主义的自然美论。《自然之美》对唯心论自然美观点提出了批评，作者认为，关于自然美的根源问题的唯一科学的答案，只能是自然事物的美根源于自然事物本身。显然，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必然结论。作者指出，事实上，不但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在反复证明着自然美根源于自然事物本身，反复驳斥着所谓自然美来自理念、心灵或“自然的社会性”的谬见；而且，只要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就必然会得出唯物主义的自然美根源论结论。

只有在自然美根源于自然事物本身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充分地尊重自然，解除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谬，使自然美回归自然本身。比如，一片蓊蓊郁郁的森林，也一定会给以商业价值为中心的木材商人带来惊喜，让他感到愉悦，产生“美感”，但这个“美感”不是自然美感，因为它是以人事为中心的“美感”；而只有那些排除了自我野心的悠闲的游客或带着发现美的眼睛的诗人、艺术家，才会真正找到这森林的美——真正的自然美。我们不难想象，木材商人的赞赏之后是砍伐；而游客或诗人、艺术家的赞赏之后是珍惜和爱护。这正如19世纪法国美学家库申所说：“美的特点并非刺激欲望或把它点燃起来，而是使它纯洁化、高尚化。”如果森林在观者那里激起的是占有和发财的欲望，那他就不配欣赏森林的美，他所获得的“美感”就只是期待利润的心理上的快感，而非真正的诉诸心灵的精神上的美感。

《自然之美》对自然美的本质、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概括地说，美的自然事物之所以美，就在于自然事物以丰富而突出的个别性充分体现了该自然事物的种类普遍性。也就是说，美的自然事物之所以美，在于该自然事物是典型的自然事物。因此，自然美的本质即是自然事物的典型性，自然美的规律即是自然事物典型的规律。”这既是对自然美审美规律及特征的揭示，同时也是对自然事物生态规律和生态特征的揭示，二者在这一论断中高度统一，深刻地表明了真正的自然美审美是与生态文明意识的高度自觉结合在一起的。以此为基础，该著还用相当大的篇幅探讨了自然美的诸种形态，实现了理论思维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

该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美学观的认同、坚持和捍卫，这也是其科学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作者认为，“自然事物的美根源于自然事物本身”，“自然美是第一性的，我们关于它的感觉和思想是第二性的，是自然美的映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总是强调客体的存在是不依赖于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也总是强调客观的美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尽管“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丽的景色”也无动于衷，“经营矿物”的商人对“矿物的美”甚至感觉不到、“看不到”，但这景色和矿物仍然不失其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美学观为立场，作者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美学观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评判。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更多地是在社会发展的重大危机中呈现出来的，它是一种批判哲学、危机哲学。其真理性和有效性在现代社会发展面临较为普遍而深重的危机时，会更明确、更有力地显现出来。当资本主义危机到来时，比如，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马克思的著作又成了热销的书籍，许多学者都跑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寻求解答和出路。同样，在一个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时代，那些在自然美理论上的唯心主义观点都开始显得苍白而脆弱。自然美及其规律不依附于人而存在，它需要我们尊重它、顺应它。这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坚持，对唯物主义立场的坚持，使其在这个生态危机时代更显示出科学性来。

审美塑造人，美学总包含着美育，讲美学而不讲美育，美学就疏离了人生实践。《自然之美》的第二大部分以五章的篇幅专门论述“自然美美育”，这一部分的存在使这部著作成为我国第一部从美学到美育系统论述自然美的学术专著。作者在这里较为系统、深入地对美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美育的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作者结合大量的美育现象，论述了自然美美育的具体途径，论述了自然美作为美的启蒙教育、作为特殊的情感教育和对人的审美修养的提高等基础性功能,，论述了自然美美育对人的气质和性格的熏陶与养成作用，论述了自然美美育向德育、智育、体育和艺术美美育的深化，等等。自然美培育真正懂得自然美的人，也只有真正懂得自然美、欣赏自然美的人，才能真正热爱自然、珍惜自然、保卫自然。

美育作为一种精神抚慰和创伤修复，是一种情感疏瀹、心灵滋养、境界升华，是美对于人的灵魂的牵引和光照，在这方面，自然美美育也不例外。在《自然之美》一书中，作者特别肯定了自然美的特殊的情感教育功能，论述了自然美的情感陶养作用、心境转移作用、情感宣泄作用、心灵净化作用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评论小说《巴黎的秘密》的主人公玛丽花时所说的，正是由于对自然美的热爱，使她能够“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地成长”，在屈辱不堪的生活中“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自然美美育对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塑造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包括自然美美育在内的美育活动，在人文关怀与社会健康心态培育方面也大有可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在人的健康的人文态度、理性的社会心态的基础上得以确立起来的，显然，这样的态度和心态也是维护环境、改良生态所必需的。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曾经这样写道：“只有美才能使全世界幸福，谁要受到美的魔力的诱惑，他就会忘掉自己的局限。”确乎如此，因为局限，发展破坏了生态、生产污染了环境，美变成了丑。人们必须忘掉自己的局限、克服自己的局限，构建起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找到永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是美丽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也是《自然之美》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